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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鵬程的詩

 鄒鵬程，甘肅省山丹縣人，文學愛好
者，張掖市作協會員，愛好文學，期待從文
字裡尋求別樣的生活。

七月七

星月連同微風一起輕拂過大地
低頭行走在泥濘中的人們再次抬頭
看向亙古歲月裡淡漠俯視著的眼眸
多少虔誠熱切的心願被歲月風化
一場大雨過後，破碎成塵埃的
再次凝固成隔河相望的頑石
期待某雙手，刻下永恆的誓言
驚雷聲中，一瞬光亮映照出自我 

隔著千萬年靜默的長久對視中
嵌入山石的貝殼與游魚的屍骸
顫抖的手中尋覓過往的印記
連同那些口耳相傳的寓言
緊握著的手中彼此辨認出傷痕
近在眼前的，隔著一整條銀河
洶湧著的浪花將彼此的心沉陷
最遠最近的，都在夢境中尋覓希望 

半圓滿的月亮懸掛在深淵，等候鵲鳥
銜起彼此的羽毛，跨越江海泛起的風波
塵世間游蕩著的人們啊，期望那一雙手
在翻覆著的風雲背後，從大地伸向天空
織就出一段雲錦，掩蓋住泥濘中的哀傷
不再遙望星空的人們，埋首在泥土中
所有掙扎著的心願不斷彼此撕扯著
攀登向雲天就成為人們唯一的信仰
 

八月，青海湖
遠方的游子，抬頭看向暮色中的高原
失意的車馬，游蕩在漫天風沙的戈壁灘

王朝征戰的足跡，任白骨化作塵埃散去
最後再看一眼，高原上離去的白色飛鳥
天空淌下一窩眼淚，咸濕的風刮過耳畔
金色的花朵釀成歲月裡響徹雲霄的歌謠
遠行的公主，將明鏡化作泛起的湖光
蜂房裡采蜜人看向風雪中屹立的時光 

西王母舉起的酒杯中，藏著大河洶湧
無邊際的海浪湧向高聳若雲天的高原
一顆明珠，閃爍著倒映出天空的眼眸
許多人來過這裡，許多人留在這裡
最後看向來時路的人兒，停留在異鄉
風雪停歇的時候，晾曬著潮濕的眼眶
這明鏡一樣的湖泊，河流簇擁的方向
蒸發的鹽漬在高原上唱著故鄉的戀曲 

從遙遠的地方目擊高原上飄蕩的經幡
轉過的經筒，在山水轉動中記刻輪回
歸來的足跡中，千百年後還能相認嗎
是湖中的頑石，求長生的駿馬安歇吧
青稞酒驅走的嚴寒，是頭頂鷹隼在盤旋
再看一眼閃爍的高原群星和解凍的河流
太陽依舊在東方灑落第一縷金色的光芒
依稀多年前，經過的車馬不停向東而望 

夏至
陽光垂直而來，影子蜷成一團
風隨著雲彩的腳步緩緩游蕩著
山巒沉默著，從背上馱起黎明
黃昏時太陽傾斜著述說留戀
草木之心，雀躍的人影背後
向著陽光，用根系緊縛大地
路過的人啊，可曾看遍世間
可曾在黃昏時偶遇路過的自己 

陽光沿著南北一年年變幻著
寒暑交替的歲月裡，步履匆匆
春風秋雨是否還記得一顆種子
泥土裡掙扎，抽出第一縷萌芽
滿目殘紅搖曳著停在枝頭，風雨裡
用枯萎的枝椏在大地寫下收成
一片白茫茫大地，將希望掩藏

路過人間的人們同樣心事重重 

雲層後余暉灑落最後的光芒
模糊的人影游走在視線盡頭
恍惚中回響起早已遺忘的曲調
心頭流淌著的憧憬隨著風靠近
呼嘯著走向下一個黎明
道路盡頭的回首，徘徊在心頭
從最開始迷戀的事物中尋回自我
依稀多年前同樣被陽光刺痛的眼眸
 

夏日隨想
流雲裹挾著風隨行
一灣淺水，映照整片天地
山石始終不語，草木搖擺
金色花朵團簇著靜待黃昏
編織出一段薰衣草的童話
人們來來往往，大地上
是誰將歌謠編進沉睡的幻夢
就像永恆，人們在否定中期待 

萬物改換面容，江海湧動
像是奔赴一場遲來的約定
蒼白面頰上，風和陽光掠過
泛黃書頁上留下的幾行字
湧動的血液在歲月中冷卻
不停回響與遺忘的字句
晨鐘暮鼓聲中不停叩動
心弦扯緊的剎那，恍若隔世
 

影子在水面驚起一行飛鳥
游魚與蝴蝶的夢境中尋覓本來
該用怎樣的詞語描繪自我
紛紜的塵埃在等候雨滴落下
只見一葉扁舟游走天地間
泥途中爭渡的人們曾想起
最開始遙望天邊雲霞時
心火同樣映紅了半邊天空 

花與葉之歌
霜殺百草的時代，一個人從廢墟中走來

遍地火光的廢墟中，藏下一枚種子
種子說，要在光的照耀下結出果實
似乎聽到了遠去人們的呼喚，漫天冰雪

中
泥土堆砌的身軀在暮色中隨風消散
即將沉入夜色的人們，嘆息著遠去
將會開出怎樣的花朵，結出怎樣的果？
隨風搖動的枝椏間，可還是舊日模樣？ 

沉默的人群抬頭看向走向衰亡的群星
璀璨的光芒澆灌出的花朵，藏著的血淚
哀鴻遍野的年歲裡，替蒼生執劍的人
沉默佇立在歲月中，孤懸成座座豐碑
該如何緬懷，湧動的悲歡與希望同在
後來者的足跡，向著坍塌的宮殿朝拜
火焰在掌心之中不停灼燒最後的信仰
最開始由神話編織的幻境在心間消亡 

人們或許懂得，永恆不過是一點幻象
故紙堆裡埋藏著太多不斷重復的輪回
執劍之人再一次沉陷在人性的沼澤
眾生的幻夢中，露珠滴落在蝴蝶翅膀
重新向著巍峨的金光，顫抖的雙手
可曾有勇氣再一次向著蒼茫大地追問？
一切的源頭在何處醞釀，將去向何方？
蒼生的願景再一次沉淪在一場大雨中

 

初冬

 迎向低垂在樹梢的黃昏，一縷風
帶著昨日彷徨中的希冀掠過落葉
注視著天空的麻雀，緊裹住羽毛
埋頭啄食季節縫隙裡遺漏的谷粒
糧倉，停留在舊日時光中的詞匯
萬物沉默的季度裡披上灰黃外衣
流水穿透而過的瞬間忽然被驚醒
總是抓不住的事物，更讓人懷念 

也許應該有一抹陽光落在雪花上
飛舞的塵埃填充天空之下的界限
直到一行足跡覆蓋住另一行足跡
太過閃耀的陽光下無法看清什麼
如同無數次被刺痛，直視的目光
或許能看清形狀的，也只是影子
白茫茫一片的大地，會吞沒足印
光在影子下，也會不停扭曲形狀。

倉滿秋光
賴經南

 
                金風漾開

                十月的容顏

                也吹過

                屋簷下的紅辣椒

                我站在稻浪

                與炊煙之間

                看顆粒歸倉

                砸出細碎金光 

 

                鐮刀彎彎，

                收盡

                一秋的笑意

                谷粒歡騰，

                沾滿孩子的衣裳

                日頭曬暖了

                阿公的脊背

                灶膛裡

                跳躍的柴火

                映紅阿婆

                喜悅的臉龐

 

                瓜果盈筐，

                漫開清甜芳香

                秤桿翹起，

                笑聲撫平歲月

                皺褶晚風

                數著

                簷下的玉米棒

                月光提著燈籠

                前來捧場 

蕭紅的秋天
高發奎

　　北方的秋天，總是急匆匆地來，仿佛一
夜之間，天地就換了顏色。公園裡的法桐，
好像一夜之間落光了焦糖色的葉子。
　　這光景，讓我忽然想起了蕭紅。蕭紅是
喜歡秋天的。我總是這樣想。她的文字裡，
有許多關於秋的描寫，尤其是那本《呼蘭河
傳》裡，秋天的氣息格外濃重。那北方的
秋，是遼闊的，蒼涼的，帶著一種說不出的
寂寞。她在書中寫道：「秋天來了，霜降
了，樹葉黃了，落了。」就這麼簡簡單單的
幾句，卻把整個秋天的魂魄都勾去了。
　　我想象中的蕭紅，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
藍布衫子，站在呼蘭河邊的老榆樹下。秋風
撩起她的短發，她眯著眼睛，望著遠方。那
遠方，是看不見的遠方，是哈爾濱的教堂，
是青島的海，是上海的弄堂，是香港的淺水
灣。她的一生都在漂泊，像一片秋天的落
葉，被命運的風吹來吹去，吹去吹來。
　 　 蕭 紅 筆 下 的 秋 天 ， 是 有 聲 音 的 。 你
聽——「譁啦啦」地高粱葉子的響，「咯吱
咯吱」地枝椏在風裡叫，還有那賣豆腐的梆
子聲，從巷子的這頭傳到那頭，又從巷子的
那頭傳回來，在秋空裡蕩著，蕩著，就蕩成

了寂寞。她在《呼蘭河傳》裡寫：「那賣
豆腐的梆子聲，在秋天裡聽著，格外的淒
涼。」這淒涼，不只是賣豆腐的淒涼，也是
她的淒涼，是所有漂泊者的淒涼。
　　灰藍色的天底下，有一片焦黃的高粱
地，有人在收割。那顏色是濃烈的，又是暗
淡的；是熱鬧的，又是荒蕪的。就像她的一
生，二十歲就離開了家，從此天南地北地走
著，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她走過那麼多地
方，見過那麼多人，可最後，還是一個人躺
在香港的醫院裡，看著窗外的秋天，慢慢地
死去。那年她三十一歲，正是人生的秋天。
　　她的文字裡，總有一種倔強的生氣。就
像那秋風中的野草，雖然被吹得東倒西歪，
可根還扎在土裡，死死地抓著。她寫那園子
裡的南瓜，秋天開了黃花，「開得黃澄澄
的，像一個個小燈籠」；她寫那牆角的牽牛
花，「開著紫色的小喇叭，吹也吹不完」。
這些卑微的生命，在秋天裡掙扎著開花，仿
佛是她在寫自己。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現在的北方秋
天，和蕭紅那個時代的北方秋天，似乎並
沒有什麼不同。天還是那樣高，雲還是那
樣淡，風還是那樣刮著。路邊的楊樹葉子還
是那樣黃澄澄地落了一地，踩上去「咔嚓咔
嚓」地響。可總覺得少了點什麼。少了什麼
呢？也許是少了那個在秋風裡走著的身影，

少了那雙看秋的眼睛，少了那顆寫秋的心。
　　過些日子，我想去一趟呼蘭。那是蕭紅
的故鄉。呼蘭河還在，不知道還是不是從前
的呼蘭河了。蕭紅的故居，我得去看看。房
子不大，青磚灰瓦，院子裡有一棵老榆樹，
據說還是她小時候爬過的那棵。我站在樹
下，看那葉子在風裡「譁啦啦」地響，忽然
覺得，蕭紅好像就站在我身邊，還是那個瘦
瘦的眼睛大大的姑娘，正仰著頭，看那樹梢
上最後一片不肯落的葉子。
　　蕭紅在《商市街》裡寫過的一段話：
「秋雨過後，天就冷了。街上的行人都縮著
脖子，匆匆地走著。我也縮著脖子，走回我
那沒有爐火的屋子。」那是她在哈爾濱的日
子，窮得連爐子都生不起，可她還是寫著，
寫著，把那些寒冷的日子，都寫成了溫暖的
文字。
　　我想，這就是蕭紅罷。她把秋天的冷，
寫成了文字的暖。她把漂泊的苦，寫成了生
命的甜。她把一生的孤單，寫成了千萬人的
共鳴。
　　我想，秋天終會過去，冬天終會來的。
可蕭紅的秋天，卻永遠停在了那裡，停在了
呼蘭河畔，停在了商市街的舊屋裡，停在了
每一個讀她文字的人心裡。年年秋風起時，
便又活了過來，依舊是那樣遼闊，那樣蒼
涼，那樣寂寞，又那樣美。

人間至味是纓香
徐志榮

昨天去菜場，攤位上綠油油又帶著一抹紅的鮮嫩蔬菜吸引了我
的注意力。走近發現，那正是我們兒時常見的蘿卜纓子。

蘿卜纓我沒有吃過。兒時，我們常吃纓子底下紅亮有韌勁的紅
皮蘿卜。今日得知纓子可以做菜，我很意外。店家給我介紹起這個
菜可以怎麼做、怎麼搭配，聽得我一陣心動，於是買了一把。沒想
到這菜還很實惠，一大把才五元錢，我像買了個寶貝一樣開開心心
地回家了。

細看，這蘿卜纓子下面還墜了不少紅色小蘿卜。纓子亮綠又帶
著紅條紋水靈靈的，底部的小蘿卜帶著剛洗過的水汽，將纓子襯托
得更加鮮嫩，一看就是早上剛從地裡拔出來的，讓我瞬間升起了美
好的幻想。

我將小蘿卜一一掰下，將最大的一個給女兒品嘗，她皺了下眉
頭，說：「有點苦，還有點辣！」我嘗了一個，卻覺得味道正好，
雖有幾分淡淡的辣和略略的苦，卻是我記憶中的味道，咬上一口仿
佛一下子回到了無憂的童年。

我愉快地將蘿卜纓放點鹽洗淨，又燒開水，將蘿卜纓焯水十幾
秒後出鍋、切碎。接著，我開始燒鍋，放一大塊豬油於鍋中，想著
沒有肉末用點葷油素菜也能有些韻味。

油燒熱後，放入蔥、姜、蒜、小米辣爆炒出香味，再將毛豆下
鍋翻炒至八分熟。接著，將蘿卜纓倒入鍋中翻炒，放入一點生抽和
松茸菌調味料。出鍋後，我拿起筷子嘗了一下，清脆可人，微微的
苦味中散發著淡淡的清香。這菜樣子不出眾，卻讓我想起了曾經素

炒紅薯葉桿子的日子。俗話說「粗茶淡飯最是養人」，這尋常的美
味正是深得我心。

家人起初不太看得上這道菜，許是第一次見，或是我的廚藝不
夠誘人，但他們見我左一筷子右一筷子的大快朵頤，也紛紛嘗試起
來。孩子爸在嘗了一口後，一發不可收拾，一個勁地說：「好吃，
真香！看著不起眼，沒想到這麼美味！」不一會，一大盤蘿卜纓便
只剩下零星的幾顆毛豆。我笑道，有些菜真是「不可貌相」啊！

看家人喜歡吃，第二天我又研究了新的做法。這次我將焯水
後切碎的蘿卜纓中加入四五個雞蛋拌勻，再加入一些磷蝦和簡單調
料，在平底鍋中放油煎成薄餅，出鍋後切成小塊。白色餐盤配著亮
黃透著青紅的纓子很是惹眼，尤其是那有嚼勁又很補鈣的磷蝦蝦仁
更是襯托出了纓子的鮮美。餐廳陣陣香氣氤氳，我們對蘿卜纓子愈
發喜愛。

晚飯後，我將剩下的蘿卜纓子整株焯水後放盆中，倒入放溫了
的焯蘿卜纓的水，再加幾勺白醋，再用盤子倒扣其上，在盤子上壓
上硬物進行酸菜發酵的制作。第二天，這酸菜便成了，如此，我仿
佛一下子打開了吃蘿卜纓子的新世界，分外高興。

我激動地將我對纓子的喜愛之情撰文後發了個朋友圈。有喜歡
中醫的朋友說：「在中醫理論中，蘿卜纓子屬藥食同源的佳品，其
性味辛、苦，歸脾、胃、肺經，最是能消食導滯，促進中焦氣機運
化。」她說自己和家人都特別喜歡吃，每次吃完就像給腸胃進行了
一場「大掃除」。查詢醫書發現，蘿卜纓子不僅能「治脾胃不和、
宿食不消」，還有消腫利水、清肺利咽之效。我不禁感嘆，此物真
是一件寶啊！

朋友們，下次路過菜場，不妨也捎帶一份回家，用你的纖纖妙
手烹制出一份讓人惦念的人間美味吧。


